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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上
，
各
國
以
對
某
一
中
國
事
物
的
具
體
印
象
為
基
礎
，

對
中
國
有
過
多
種
稱
謂
，
其
中
不
乏
偏
見
與
歧
視
。
當
然
，
這
些

稱
謂
如
今
多
已
棄
用
，
但
其
中
所
包
含
的
歷
史
，
卻
值
得
後
人
記

取
。

震
旦

S inian

，
古
印
度
對
中
國
的
稱
謂
。
過
去
曾
認
為
震

旦
是
一
種
鴉
雀
，
是
中
國
特
有
的
鳥
。
其
實
，
震
旦
紀
是
五
億
七

千
萬
年
前
到
十
八
億
年
前
的
地
質
年
代
，
這
段
時
間
在
生
物
演
化

歷
程
中
具
有
承
前
啓
後
的
意
義
。
在
震
旦
紀
之
後
，
寒
武
紀
的
生

物
大
爆
發
創
造
了
地
球
上
美
麗
絢
爛
的
生
命
世
界
。

絲
國

S er es

，
也
稱
塞
里
斯
，
古
希
臘
和
羅
馬
對
中
國
西
北

地
方
及
其
居
民
的
稱
謂
，
意
思
是
﹁絲
的
﹂
或

者
﹁絲
來
的
地
方
﹂
。
當
時
，
中
國
是
世
界
上

唯
一
能
夠
製
作
輕
柔
美
麗
絲
綢
的
國
家
，
漢
代

通
過
陸
上
和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
曾
向
世
界
各
國

輸
出
大
量
絲
綢
。
據
記
載
，
古
羅
馬
共
和
國
末

期
的
凱
撒
大
帝
曾
穿
着
中
國
絲
綢
袍
子
去
看
戲

，
引
起
轟
動
，
被
認
為
是
空
前
豪
華
的
衣
裳
。

契
丹

C
ath e

，
俄
語
稱
中
國
為
﹁契
丹

﹂
。
遼
代
時
期
，
當
時
的
北
方
民
族
如
女
真
、

蒙
古
等
都
把
中
原
地
帶
叫
做
﹁契
丹
﹂
。
隨
着

這
些
民
族
和
北
方
或
西
方
的
交
流
融
合
，
﹁契

丹
﹂
的
名
字
逐
漸
表
示
中
國
的
土
地
。

陶
瓷

C
hi na

，
十
八
世
紀
以
前
，
中
國

昌
南
鎮
（
今
景
德
鎮
）
的
精
美
瓷
器
在
歐
洲
很

受
歡
迎
，
人
們
以
能
獲
得
一
件
昌
南
鎮
瓷
器
為

榮
。
歐
洲
人
因
此
把

﹁昌
南
﹂
作
為
瓷
器

（china

）
和
生
產
瓷
器
的
﹁中
國
﹂
（C

hina

）
的
代
稱
。

清
國
人

C
hin k

，
源
於
清
朝
的
﹁C hing

﹂
，
在
英
文
的
俚
語
中
意

指
﹁中
國
人
﹂
，
帶
有
貶

義
。
這
是
因
為
中
國
在
清

末
時
是
最
受
人
欺
負
的
國

家
，
中
國
人
在
外
國
人
眼

中
因
此
成
了
清
國
奴
。

中
國
風

C
h i no ise ri e

，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
法
語
中
專
指
一
種
非
常
流
行
的
藝
術
風
格

。
當
時
，
很
多
設
計
師
和
工
匠
大
量
採
用
中
國

題
材
，
如
中
國
服
飾
、
龍
、
寶
塔
，
結
合
藝
術

家
的
想
像
創
造
出
各
種
新
形
象
。
後
來
演
化
為

﹁中
國
風
格
﹂
、
﹁中
國
工
藝
品
﹂
，
也
有

﹁中
國
的
﹂
、
﹁中
國
人
﹂
的
意
思
。

西
內
遜

C
hin e es

，
荷
蘭
語
中
專
指

華
人
的
詞
，
含
有
貶
義
，
因
為
那
時
的
中
國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老
弱
、
保
守
和
落
後
。
現
在
，

﹁西
內
遜
﹂
僅
有
兩
個
含
義
，
一
是
指
﹁到
中

國
餐
館
裡
去
吃
飯
﹂
，
二
是
指
﹁中
國
人
﹂
。

掌
櫃

十
九
世
紀
初
，
韓
國
用
﹁掌
櫃

﹂
一
詞
來
稱
呼
那
些
到
朝
鮮
的
中
國
人
，
意
思

是
中
國
人
精
於
算
計
，
善
於
做
生
意
，
並
稱
中

國
人
是
﹁守
財
奴
﹂
，
認
為
中
國
人
會
掙
錢
但

不
會
花
。

船
國

N
uo c

T
au

，
越
南
民
間
把
中
國
說
成
﹁船
國
﹂

，
把
居
住
在
越
南
的
華
人
稱
為
﹁三
船
﹂
，
意
思
是
中
國
人
是
坐

船
來
到
越
南
的
，
中
國
的
船
舶
製
造
業
讓
越
南
人
羨
慕
。

支
那

C
i na

，
日
本
從
江
戶
時
代
中
期
到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
用
﹁支
那
﹂
稱
中
國
。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後
，
隨
着
清
政
府
的
失

敗
及
《
馬
關
條
約
》
的
簽
訂
，
﹁支
那
﹂
一
詞
在
日
本
開
始
帶
上

了
戰
勝
者
對
失
敗
者
的
輕
蔑
的
情
感
和
心
理
，
並
由
中
性
詞
轉
變

為
貶
義
詞
。
當
時
荷
蘭
的
字
典
中
，
﹁支
那
﹂
則
被
解
釋
為
﹁愚

蠢
的
中
國
人
﹂
、
﹁精
神
有
問
題
的
中
國
人
﹂
等
。

中
國
的
沙
漠
我
沒
去
過
，
但
知
道
那
裡

有
許
多
古
迹
。
美
國
的
沙
漠
我
去
了
一
回
，

在
那
兒
我
看
到
一
個
奇
迹

—
拉
斯
維
加
斯

賭
城
。在

漢
語
裡
﹁賭
﹂
是
貶
義
字
，
它
往
往

使
人
聯
想
到
欺
詐
和
暴
戾
，
甚
至
聯
想
到
妻

離
子
散
，
家
毀
人
亡
。
由
是
我
估
計
拉
斯
維

加
斯
最
繁
榮
發
達
也
難
遮
其
醜
。
然
而
我
錯
了
。
不
過
又
有
誰
能

夠
想
像
，
賭
博
竟
能
與
文
明
相
提
並
論
呢
。

起
初
我
對
洛
杉
磯

—
拉
斯
維
加
斯

—
大
峽
谷
這
一
行
程

安
排
有
意
見
，
認
為
要
開
車
穿
越
三
千
多
里
的
大
沙
漠
，
還
要
忍

受
攝
氏
四
十
度
以
上
的
高
溫
煎
熬
。
後
來
我
又
覺
得
自
己
錯
了
。

試
想
如
果
此
行
去
了
紐
約
、
華
盛
頓
，
那
末
我
對
世
界
對
人
生
的

認
識
就
沒
有
提
高
，
因
為
紐
、
華
二
城
同
上
海
北
京
或
倫
敦
巴
黎

沒
有
太
大
的
差
別
。

拉
斯
維
加
斯
位
處
內
華
達
州
大
沙
漠
之
中
。
這
裡
既
無
高
山

大
河
之
青
綠
，
又
無
文
化
古
迹
之
遺
傳
，
既
無
山
珍
海
味
之
出
產

，
又
無
鮮
蔬
佳
果
之
列
陳
，
究
竟
它
憑
什
麼
繁
榮
興
旺
，
吸
引
着

全
世
界
遊
客
紛
至
沓
來
？
請
讀
者
神
隨
我
的
腳
步
，
邊
遊
覽
觀
察

邊
分
析
思
考
吧
。

賭
城
內
一
條
主
街
叫
拉
斯
維
加
斯
大
道
，
街
頭
靠
飛
機
場
，

街
尾
是
該
市
地
標

—
斯
最
多
爾
菲
亞
塔
（
又
叫
平
流
層
塔
）
。

該
塔
一
百
零
九
層
，
高
約
三
百
六
十
米
，
我
們
入
住
在
塔
旁
的
希

爾
頓
度
假
酒
店
裡
。
大
道
長
七
、
八
公
里
，
兩
邊
錯
落
有
致
地
聳

立
着
數
之
不
盡
的
高
樓
大
廈
，
幾
乎
每
座
大
廈
都
是
酒
店
，
而
間

間
酒
店
的
地
下
或
首
層
全
是
賭
場
。
令
人
不
可
思
議
的
是
在
許
多

地
段
，
每
幾
家
酒
店
之
間
都
有
空
中
鐵
路
連
接
，
小
火
車
日
夜
穿

梭
不
歇
。
入
內
參
觀
後
我
才
明
白
，
鐵
路
設
置
的
功
能
有
三
：
一

是
方
便
遊
覽
交
通
，
二
是
讓
遊
人
避
開
室
外
走
路
或
轉
乘
汽
車
時

的
酷
熱
，
三
是
有
利
於
賭
客
隨
時
變
換
﹁陣
地
﹂
轉
求
運
氣
。

我
們
分
別
在
白
天
和
夜
晚
遊
覽
了
五
間
賭
場
酒
店
。
那
賭
場

大
得
驚
人
：
每
間
繞
走
一
圈
至
少
需
半
個
小
時
。
場
內
的
設
備
布

置
大
同
小
異
，
但
樓
宇
的
建
築
風
格
和
裝
修
藝
術
卻
各
不
相
同
。

有
的
表
現
荷
馬
史
詩
主
題
，
有
的
再
現
希
臘
神
話
故
事
，
有
的
展

示
威
尼
斯
水
城
風
光
…
…
讓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凱
撒
皇
宮
酒
店
的

人
造
天
空
和
曼
德
勒
旦
酒
店
的
無
頭
列
寧
塑
像
。

我
見
過
運
河
、
人
工
湖
，
也
登
過
人
造
山
，
但
是
連
想
都
沒

有
想
過
人
造
天
空
。
那
天
中
午
我
們
一
家
五
口
在
凱
撒
皇
宮
大
賭

場
兜
了
一
圈
之
後
連
續
穿
過
兩
個
富
麗
堂
皇
的
大
廳
，
再
步
入
一

個
寬
闊
美
麗
的
露
天
廣
場
。
正
當
我
驚
嘆
空
氣
的
清
涼
及
仰
觀
藍

天
白
雲
的
時
候
，
女
婿
說
：
這
個
天
是
假
的
，
是
人
工
造
成
的
。

女
婿
是
個
建
築
師
，
之
前
來
過
一
次
賭
城
，
我
當
然
信
他
所
言
，

但
是
我
對
家
人
說
：
﹁我
坐
在
那
樹
下
的
櫈
子
上
看
看
這
﹃天
﹄

怎
麼
個
假
法
，
你
們
一
個
鐘
頭
後
來
此
處
找
我
。
﹂

認
真
觀
察
，
看
出
了
它
的
假
處
：
沒
有
日
月
星
辰
。
然
而
人

的
智
慧
和
才
能
可
以
以
假
亂
真
！
這
天
空
不
但
寬
廣
無
垠
，
而
且

會
風
雲
變
色
：
最
初
是
藍
天
白
雲
，
俄
而
就
濃
雲
密
布
似
風
雨
欲

來
，
轉
眼
又
彩
霞
燦
爛
如
朝
似
暮
。
哦
，
建
築
技
藝
和
電
光
原
理

在
頭
頂
的
天
穹
上
結
合
運
用
得
淋
漓
盡
致
！

在
曼
德
勒
旦
酒
店
內
的
一
條
高
頂
長
廊
上
我
看
見
一
座
巨
人

雕
像
。
很
奇
怪
，
這
人
像
沒
有
頭
顱
，
大
腿
和
鞋
面
上
黏
滿
鳥
糞

，
其
左
手
捏
住
一
頂
過
時
的
氈
帽
。
很
顯
然
，
這
塑
像
的
殘
缺
陳

舊
與
周
圍
環
境
的
豪
華
美
麗
格
格
不
入
。
近
前
俯
首
一
看
，
底
座

上
的
英
文
字
寫
得
分
明
：
弗
拉
基
米
爾
．
依
里
奇
．
列
寧
。

﹁噢
，
這
是
列
寧
！
﹂
—
我
心
頭
頓
時
一
片
惆
悵
，
一
片

茫
然
。
悵
惘
間
看
到
﹁列
寧
﹂
身
後
是
一
間
空
闊
寥
落
的
餐
廳
。

女
兒
指
着
玻
璃
門
上
的
一
塊
英
文
牌
子
說
：
﹁這
間
叫
莫
斯
科
紅

場
餐
廳
。
﹂

我
沉
思
良
久
。
這
是
營
商
嗎
？
這
是
裝
飾
嗎
？
顯
然
不
是
。

當
我
回
眸
一
顧
這
項
別
出
心
裁
的
局
部
布
置
時
，
我
明
白
了
：
美

國
人

—
至
少
是
投
資
經
營
該
酒
店
的
美
國
人

—
有
意
向
全
世

界
含
蓄
地
展
示
一
個
歷
史
事
實
：
列
寧
主
義
死
亡
了
，
社
會
主
義

破
產
了
，
人
和
﹁主
義
﹂
都
永
不
復
生
了
，
而
﹁腐
朽
沒
落
﹂
的

資
本
主
義
不
但
沒
有
腐
朽
沒
落
，
反
而
越
來
越
興
旺
發
達
，
拉
斯

維
加
斯
就
是
活
生
生
的
見
證
。
現
在
，
任
何
人
放
眼
全
球
，
還
能

看
見
列
寧
主
義
的
偉
大
紅
旗
高
高
飄
揚
麼
？
傳
說
這
尊
列
寧
像
是

美
國
人
在
蘇
聯
解
體
後
從
俄
羅
斯
買
回
來
的
，
頭
顱
不
是
購
運
者

砍
掉
的
。
事
實
是
否
如
此
並
不
重
要
了
。
美
國
人
懂
得
含
蓄
的
暗

示
比
直
言
不
諱
的
說
明
更
能
撼
動
人
心
，
更
可
長
留
腦
際
。
然
而

我
反
感
他
們
這
樣
做
。
畢
竟
我
對
列
寧
仍
存
敬
意
。

我
對
各
個
賭
場
的
共
同
感
覺
是
秩
序
良
好
，
氣
氛
和
平
。
無

論
是
自
個
兒
同
機
器
賭
還
是
夥
圍
着
同
莊
家
賭
，
人
人
都
願
賭
服

輸
，
人
人
都
自
覺
遵
循
公
平
碰
運
的
規
則
。
沒
有
爭
吵
，
沒
有
戾

氣
；
只
聞
笑
語
，
不
見
愁
顏
。
有
美
人
侍
候
於
側
，
有
管
弦
奏
樂

於
前
；
有
人
起
舞
，
有
人
獻
藝
，
有
人
品
咖
啡
…
…
賭
客
專
注
於

贏
輸
，
遊
人
隨
意
於
瀏
覽
。
人
無
分
男
女
老
壯
、
種
不
分
黑
白
棕

黃
，
都
在
場
裡
盡
情
發
揮
、
凝
神
搏
運
、
愜
意
休
憩
、
隨
願
釋
放

。
也
許
有
不
少
人
士
一
入
賭
場
便
不
知
外
界
之
日
落
月
出
晝
夜
輪

換
，
也
不
知
街
上
之
四
時
交
替
暑
往
寒
來
。
如
果
我
說
拉
斯
維
加

斯
的
賭
場
是
人
間
樂
園
，
你
相
信
麼
？
如
果
我
說
賭
城
處
處
洋
溢

着
自
由
、
文
明
和
法
治
的
祥
和
氣
氛
，
你
同
意
麼
？

結
束
賭
城
遊
覽
前
一
天
，
我
們
登
上
了
斯
最
多
爾
菲
亞
塔
的

最
高
層
。
三
百
六
十
米
高
的
建
築
物
，
有
生
以
來
我
還
是
頭
一
次

登
臨
。
居
高
臨
下
環
顧
四
周
，
全
城
盡
收
眼
底
。

說
實
話
該
城
的
自
然
風
光
實
在
沒
有
什
麼
看
頭
。
由
於
沒
有

河
流
湖
泊
的
滋
潤
，
那
樹
木
花
草
也
不
夠
精
神
。
由
於
不
是
嚴
寒

就
是
酷
熱
，
極
不
適
宜
戶
外
活
動
，
因
此
也
就
沒
有
公
園
和
廣
場

之
類
的
公
共
場
所
。
如
果
不
是
開
拓
者
早
早
在
城
外
幾
十
公
里
處

築
起
高
壩
截
住
從
大
峽
谷
遠
流
而
來
的
殘
泉
剩
水
蓄
而
成
湖
，
則

數
百
萬
人
口
的
飲
用
水
都
很
成
問
題
，
不
過
這
正
是
賭
城
先
驅
者

們
膽
識
和
才
智
的
具
體
體
現
。

一
個
原
先
草
木
不
生
、
鳥
獸
不
留
的
大
沙
漠
百
年
間
崛
起
一

座
舉
世
聞
名
的
繁
華
都
會
，
顯
然
是
一
個
奇
跡
，
而
拉
斯
維
加
斯

的
崛
起
及
持
續
發
展
所
依
賴
的
主
要
事
業
是
賭
博
，
更
是
奇
跡
中

的
奇
跡
。
博
彩
業
能
夠
在
文
明
、
安
全
和
法
治
的
軌
道
上
正
常
運

行
，
是
每
天
數
萬
遊
人
博
客
紛
紛
光
臨
的
重
要
原
因
。

然
而
對
於
一
個
尚
未
出
門
遠
遊
過
的
中
國
人
或
外
國
人
來
說

，
我
不
認
為
拉
斯
維
加
斯
是
首
選
目
標
，
因
為
它
畢
竟
缺
乏
歷
史

文
化
的
積
澱
和
自
然
風
光
的
秀
美
。
首
選
之
地
應
是
北
京
、
巴
黎

和
倫
敦
等
國
際
名
城
。
當
然
，
人
各
有
志
，
此
事
是
不
能
﹁統
一

思
想
﹂
的
。

這
是
支
威
武
雄
壯
的
軍
隊
，
這
是
支
排
山
倒
海
的
軍
隊
。

當
我
步
入
秦
俑
博
物
館
，
正
視
着
這
軍
紀
嚴
明
、
英
武
奪
人
的
兵
馬
俑
的
時
候
，
我

的
心
被
強
烈
地
震
撼
着
，
奔
湧
的
熱
血
在
掀
起
陣
陣
波
瀾
。

秦
始
皇
統
率
的
就
是
這
支
軍
隊
，
南
征
北
伐
，
意
氣
風
發
；
秦
始
皇
指
揮
的
就
是
這

支
軍
隊
，
橫
掃
六
合
，
一
統
天
下
。

這
支
軍
隊
在
這
裡
結
集
了
兩
千
多
年
，
在
這
裡
待
命
了
兩
千
多
年
。
在
這
漫
長
的
歲

月
，
日
照
星
輝
的
人
間
，
王
朝
興
廢
，
滄
桑
巨
變
。
可
你
們
卻
紋
絲
不
動
地
站
在
這
裡
，

沒
有
一
絲
倦
意
，
沒
有
一
點
懈
怠
。
也
許
只
須
一
聲
進
軍
的
號
令
，

也
許
只
須
一
陣
出
擊
的
戰
鼓
；
霎
時
，
你
們
便
縱
橫
馳
騁
，
所
向
披

靡
。

這
支
軍
隊
忠
於
職
守
，
聽
從
指
揮
，
這
是
秦
始
皇
值
得
驕
傲
和

誇
耀
的
資
本
。
秦
始
皇
的
政
治
抱
負
得
以
施
展
，
憑
藉
的
就
是
這
支

軍
隊
。
秦
始
皇
的
偉
大
，
在
於
他
是
統
一
中
國
的
第
一
人
。
他
建
立

了
中
國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統
一
的
多
民
族
的
封
建
國
家
。
這
是
前
無
古

人
的
輝
煌
業
績
。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
秦
始
皇
是
被
毀
譽
褒
貶
得
最
尖

銳
、
最
集
中
的
政
治
家
。
但
在
其
後
兩
千
多
年
的
封
建
王
朝
，
夠
格

政
治
家
稱
號
的
君
王
，
也
實
在
寥
寥
可
數
。
這
也
就
足
以
說
明
一
切

了
。

鞏
固
一
個
政
權
比
奪
取
一
個
政
權
更
難
。
秦
始
皇
肯
定
懂
得
發

展
才
是
硬
道
理
的
精
髓
。
為
強
化
中
央
集
權
，
他
在
政
治
上
、
思
想

上
、
軍
事
上
、
文
化
上
、
經
濟
上
採
取
了
一
系
列
強
而
有
力
的
措
施

，
並
基
本
達
到
了
預
期
的
目
的
。
他
的
許
多
成
功
實
踐
，
被
以
後
的

歷
朝
各
代
，
奉
為
圭
臬
，
並
競
相
借
鑒
傚
倣
，
甚
至
原
封
不
動
地
照

搬
沿
襲
。

秦
俑
博
物
館
共
有
俑
坑
三
座
。
三
座
俑
坑

的
排
兵
布
陣
，
各
有
特
色
，
頗
具
匠
心
。
一
號

坑
是
戰
車
和
步
兵
合
編
的
方
陣
。
方
陣
又
由
前

鋒
、
後
衛
、
側
翼
、
主
體
組
成
。
這
是
秦
軍
的

主
力
，
用
於
排
山
倒
海
、
摧
枯
拉
朽
的
推
進
，

用
於
決
戰
的
搏
擊
和
厮
殺
。
二
號
坑
是
由
戰
車

、
步
兵
、
騎
兵
、
駑
兵
混
編
的
軍
陣
。
它
具
有

機
動
靈
活
，
或
獨
立
作
戰
，
或
增
援
主
力
的
特

性
。
三
號
坑
是
秦
軍
的
司
令
部
，
運
籌
帷
幄
的
智
謀
，
決
勝
千
里
的

戰
略
，
都
在
此
商
討
定
奪
。

研
究
兵
馬
俑
的
專
家
，
把
兵
馬
俑
的
特
徵
高
度
概
括
為
﹁大
、

多
、
精
、
美
﹂
四
個
字
。
大
是
指
規
模
龐
大
，
氣
勢
恢
宏
。
三
座
坑

共
佔
地
兩
萬
多
平
方
米
，
其
俑
其
馬
與
有
血
有
肉
的
實
物
大
小
一
致

，
而
且
張
揚
着
極
度
的
陽
剛
之
美
。
用
這
麼
宏
大
的
面
積
。
用
這
麼

高
大
的
兵
馬
俑
來
表
現
一
個
軍
事
主
題
，
這
在
整
個
世
界
範
圍
內
是

絕
無
僅
有
的
。
多
是
指
數
量
的
驚
人
，
嘆
為
觀
止
。
三
座
坑
共
可
出

土
陶
俑
七
千
多
件
，
陶
馬
五
百
多
匹
，
如
此
數
量
的
群
體
組
雕
，
在

世
界
雕
塑
史
上
，
也
僅
此
一
處
。
精
是
指
造
型
的
準
確
，
雕
刻
的
精

細
。
無
論
是
大
到
體
態
結
構
，
小
到
毛
髮
鬚
眉
，
無
不
神
態
必
肖
，

栩
栩
如
生
。
美
是
指
人
物
形
象
，
千
人
千
面
，
極
富
個
性
。
如
果
你

仔
細
端
詳
一
張
張
陶
俑
的
臉
龐
，
肯
定
能
讀
出
它
們
豐
富
的
情
感
。

這
一
張
張
臉
龐
，
有
的
溫
文
儒
雅
，
穩
操
着
戰
爭
的
勝
券
；
有
的
沉

着
堅
定
，
從
容
中
透
出
果
敢
；
有
的
聰
明
機
智
，
期
待
着
建
功
立
業

；
有
的
開
朗
灑
脫
，
早
把
生
死
置
之
度
外
。
在
這
一
張
張
臉
龐
之
中

，
決
沒
有
恐
懼
、
畏
縮
、
憂
慮
、
怯
弱
、
恍
惚
的
表
露
。
這
就
是
秦

軍
軍
容
士
氣
的
真
實
寫
照
。

面
對
滿
眼
強
悍
威
武
的
兵
馬
俑
，
我
天
真
地
幻
想
，
假
如
這
支
軍
隊
抖
落
滿
身
歷
史

的
塵
埃
，
浩
浩
蕩
蕩
，
赳
赳
昂
揚
地
進
發
起
來
。
那
又
是
一
副
怎
樣
驚
天
動
地
，
氣
壯
山

河
的
情
景
。
假
如
這
些
將
士
真
的
復
活
，
讓
它
們
駕
駛
飛
機
，
操
縱
坦
克
，
駕
馭
軍
艦
。

那
又
是
一
副
怎
樣
威
武
雄
壯
，
豪
氣
奪
人
的
情
景
？
面
對
這
段
刺
猬
樣
扎
手
的
歷
史
，
我

實
在
不
敢
有
太
多
的
斑
爛
設
想
，
我
憂
慮
我
的
天
真
會
招
致
箭
鏃
般
襲
來
的
詆
毀
。
當
我

和
兵
馬
俑
合
影
的
時
候
，
在
閃
光
燈
耀
眼
的
剎
那
，
我
便
定
格
在
這
裡
。
在
這
裡
我
完
成

了
一
次
蛻
變
—
—
我
就
是
披
尖
執
銳
、
威
風
凜
凜
的
秦
俑
。

一
九
一
七
年
初
，
蔡
元
培
就
任
北
京
大
學

校
長
，
着
手
整
理
校
務
，
招
納
賢
哲
。
在
聘
陳

獨
秀
為
文
科
學
長
之
前
，
他
照
例
要
致
函
教
育

部
，
請
求
批
准
。
這
封
信
中
附
有
一
份
陳
獨
秀

的
簡
歷
：
﹁陳
獨
秀
，
安
徽
懷
寧
縣
人
，
日
本

東
京
日
本
大
學
畢
業
，
曾
任
蕪
湖
安
徽
公
學
教

務
長
、
安
徽
高
等
學
校
校
長
﹂
，
以
此
證
明
陳

獨
秀
勝
任
該
工
作
。
據
復
旦
大
學
文
學
博
士
莊
森
考
證
，
陳
獨
秀
確

曾
到
日
本
求
學
，
但
並
沒
在
日
本
大
學
就
讀
；
雖
在
蕪
湖
安
徽
公
學

任
教
，
但
沒
擔
任
過
教
務
長
；
雖
參
與
創
辦
安
徽
高
等
學
校
，
但
不

是
校
長
，
而
是
教
務
長
。
也
就
是
說
，
蔡
元
培
提
交
給
教
育
部
的
，

其
實
是
一
份
假
學
歷
。

學
者
張
耀
杰
則
考
證
說
，
學
歷
誠
然
是
假
，
蔡
元
培
卻
沒
有
欺

騙
教
育
部
。
根
據
當
時
的
日
記
以
及
他
與
教
育
部
長
的
個
人
關
係
，

提
交
信
函
之
前
，
與
教
育
部
長
應
該
已
有
默
契
。
按
規
定
，
學
長
一

職
應
由
校
長
提
交
三
人
名
單
供
教
育
部
選
任
，
但
為
萬
無
一
失
，
蔡

元
培
只
推
舉
了
陳
獨
秀
一
人
。
事
後
，
陳
獨
秀
順
利
通
過
，
成
為
北

大
的
精
神
領
袖
之
一
。

今
天
看
來
，
蔡
元
培
在
聘
人
過
程
中
雖
有
意
造
假
，
但
沒
誰
會

去
指
責
他
，
讀
者
甚
至
要
暗
暗
慶
幸
，
若
不
是
有
此
舉
動
，
中
國
歷

史
拐
向
更
暗
的
歧
途
也
未
可
知
。
可
以
肯
定
，
蔡
元
培
的
目
的
是
正

義
的
，
他
用
善
意
的
謊
言
實
現
了
一
個
美
麗
的
意
願
，
皆
大
歡
喜
。

由
此
忽
然
產
生
了
一
些
聯
想
：
如
果
目
的
出
於
正
義
，
是
否
就
可
以

用
破
壞
規
則
做
代
價
？
若
是
正
義
高
於
規
則
，
那
麼
制
定
規
則
還
有

什
麼
意
義
？
再
說
，
我
們
如
何
判
斷
某
件
事
的
出
發
點
一
定
是
善
意

和
正
義
？
得
到
答
案
，
有
時
需
要
一
個
長
時
間
的
過
程
，
甚
至
等
到

世
代
交
替
之
後
方
有
結
論
。
而
此
種
﹁正
義
﹂
對
規
則
的
損
害
卻
有

目
共
睹
。
那
就
是
，
誰
都
可
以
打
着
正
義
的
旗
號
來
破
壞
規
則
，
正

義
是
否
得
來
，
還
沒
人
知
道
，
但
規
則
已
經
實
實
在
在
地
損
毀
了
。

一
個
故
事
中
說
，
美
國
有
一
個
窮
苦
的
母
親
因
為
無
法
養
活
子
女
到

超
市
中
偷
麵
包
，
法
官
判
定
她
有
罪
。
宣
判
完
畢
，
法
官
對
陪
審
員

和
現
場
公
眾
說
，
這
個
母
親
是
我
們
中
的
一
員
，
而
我
們
竟
讓
她
的

生
活
淪
落
到
這
一
步
，
我
們
也
都
是
有
罪
的
。
於
是
自
動
掏
錢
捐
給

這
位
母
親
，
周
圍
的
人
也
都
紛
紛
解
囊
。
法
官
不
是
直
接
判
這
位
母

親
無
罪
，
而
是
在
判
她
有
罪
之
外
宣
布
周
圍
人
的
﹁罪
行
﹂
。
這
也

許
就
是
對
規
則
的
敬
畏
吧
？

如
此
說
來
，
為
什
麼
蔡
元
培
的
造
假
又
是
可
以
原
諒
的
呢
？
他

明
明
違
反
了
規
則
，
卻
在
法
律
和
道
義
兩
方
面
均
安
然
無
損
，
是
何

道
理
？
這
一
方
面
有
為
尊
者
諱
的
緣
故
，
名
人
高
士
，
一
生
雅
潔
，

有
點
小
瑕
疵
，
大
家
都
裝
看
不
見
；
另
一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
則
是
規

則
本
身
的
問
題
。

規
則
，
包
括
正
義
的
規
則
和
規
則
的
正
義
。
﹁正
義
的
規
則
﹂

即
：
這
種
規
則
是
否
代
表
了
廣
泛
的
民
意
？
制
定
得
是
否
有
道
理
？

不
能
隨
便
找
幾
個
人
，
開
個
什
麼
會
，
就
把
國
家
大
事
定
下
來
了
。

也
不
能
連
聽
證
會
都
不
開
，
就
隨
便
提
價
，
並
以
行
政
命
令
的
方
式

公
布
了
。
更
不
能
聽
幾
個
所
謂
專
家
一
說
，
就
取
消
什
麼
節
，
把
哪

一
天
恢
復
為
法
定
假
日
。
如
此
這
般
，
出
爐
的
規
則
（
政
策
）
難
免

遭
人
質
疑
。
不
管
有
無
道
理
，
若
沒
廣
泛
民
意
做
基
礎
，
這
樣
的
規

則
就
無
法
要
求
人
們
必
須
遵
守
。
﹁規
則
的
正
義
﹂
即
：
不
能
有
人

排
除
在
外
，
從
上
至
下
，
人
人
都
應
遵
守
。
總
統
的
兒
子
領
失
業
救

濟
金
，
縣
長
書
記
擠
公
交
車
上
班
，
都
應
該
成
為
常
例
，
不
至
於
偶

爾
發
生
一
次
，
就
上
報
紙
頭
條
，
以
為
發
生
了
天
大
的
奇
聞
。
當
年

，
曹
錕
想
得
到
總
統
位
置
，
也
得
花
錢
買
票
，
而
不
敢
直
接
拿
槍
桿

子
奪
取
政
權
，
這
是
對
規
則
的
尊
重
。
雖
然
他
鑽
了
規
則
的
空
子
，

但
因
為
規
則
還
在
，
就
有
辦
法
通
過
完
善
規
則
、
加
強
監
督
來
防
止

作
弊
。
若
自
己
揮
霍
無
度
，
卻
讓
別
人
勤
儉
節
約
，
自
己
來
者
不
拒

，
卻
讓
別
人
清
廉
如
水
，
自
己
買
官
賣
官
，
卻
讓
別
人
靠
實
力
說
話

，
這
樣
的
規
則
就
永
遠
是
廢
紙
一
張
。
說
到
底
，
規
則
由
誰
制
定
的

，
給
誰
制
定
的
，
這
兩
方
面
的
問
題
必
須
同
時
解
決
，
與
全
體
民
眾

有
關
，
規
則
才
能
成
為
規
則
，
而
不
至
於
墮
落
為
弱
者
的
枷
鎖
，
強

人
的
樂
園
。

正
義
的
規
則
和
規
則
的
正
義
，
二
者
相
輔
相
成
。
你
說
蔡
元
培

的
行
為
是
對
還
是
錯
？
在
一
個
潛
規
則
盛
行
的
社
會
，
紙
面
上
的
規

則
其
實
等
於
無
規
則
，
沒
人
能
斷
定
他
到
底
是
對
還
是
錯
。
正
義
善

意
，
邪
惡
無
恥
，
若
混
雜
在
一
起
，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
正
義
就

會
被
抹
黑
和
利
用
，
邪
惡
就
會
橫
行
無
阻
，
以
致
是
非
混
淆
，
善
惡

不
辨
，
大
家
也
就
只
能
憑
着
所
謂
的
﹁生
存
智
慧
﹂
去
一
事
一
議
，

看
人
下
菜
碟
。

女
兒
出
國
一
年
多
了
，

這
是
她
人
生
最
長
的
一
段
別

離
旅
程
，
也
是
我
們
最
相
互

思
念
的
難
熬
時
光
。
終
於
，

她
抖
落
一
身
風
塵
，
伴
隨
着

春
天
，
回
到
了
故
鄉
，
母
親

和
城
市
將
她
緊
緊
地
擁
抱
在

了
溫
暖
的
懷
中
。

在
家
甜
甜
地
休
息
了
兩
天
，
吃
了
母
親
的
家

常
菜
，
問
女
兒
接
下
來
喜
歡
吃
什
麼
？
她
不
假
思

索
地
說
：
去
吃
知
味
觀
的
小
籠
和
糟
貨
呀
。
絲
毫

不
敢
怠
慢
這
位
﹁巾
幗
遊
子
﹂
，
第
二
天
，
我
們

就
全
家
出
動
，
到
知
味
觀
好
好
地
美
食
了
一
番
。

吃
着
時
，
女
兒
不
時
感
嘆
：
我
在
加
拿
大
總
是
想

着
吃
小
籠
呢
！

思
鄉
固
然
是
一
種
親
情
，
纏
纏
綿
綿
在
心
，

但
有
時
候
也
會
轉
嫁
於
器
物
。
故
鄉
的
美
食
，
往

往
會
捲
起
人
心
中
的
一
絲
絲
漣
漪
，
在
遊
子
心
中

盪
漾
。
想
想
西
晉
人
張
翰
，
在
那
洛
陽
任
大
司
馬

，
官
不
算
小
了
，
但
見
秋
風
起
，
就
想
起
了
家
鄉

的
蒓
菜
鱸
魚
，
乾
脆
辭
官
回
歸
故
里
，
如
此
思
鄉

之
情
，
親
物
之
趣
，
如
今
早
成
廣
陵
絕
唱
，
讓
現

代
人
如
聽
天
方
夜
譚
。

女
兒
在
杭
州
的
這
些
天
，
我
們
特
意
去
吃
了

幾
回
知
味
觀
的
小
吃
，
還
去
了
味
莊
大
快
朵
頤
，

有
一
天
中
午
，
還
去
知
味
觀
的
阿
拉
斯
拉
吃
了
火

鍋
。
女
兒
是
一
邊
吃
着
，
一
邊
誇
着
，
一
面
又
數

落
起
﹁他
鄉
沒
有
烈
酒
﹂
的
種
種
不
如
意
。
讓
我

們
父
母
親
人
唏
噓
不
已
。

女
兒
是
個
典
型
的
﹁孝
子
賢
孫
﹂
類
淑
女
，

在
要
回
加
國
之
前
，
執
意
要
去
祭
祖
，
以
告
慰
九

泉
之
下
的
爺
爺
奶
奶
。
一
日
裡
，
她
特
意
打
電
話

給
在
知
味
觀
工
作
的
姨
娘
，
要
她
捎
買
一
些
﹁糟

貨
﹂
來
，
並
要
求
做
一
點
正
宗
的
知
味
觀
小
籠
包

子
。
記
得
我
們
家
的
這
兩
位
老
祖
宗
也
很
愛
這
一

口
啊
。
特
別
是
父
親
，
正
宗
的
上
海
人
，
一
個
超

前
的
小
資
老
人
。
我
每
每
與
他
辯
論
上
海
人
和
杭

州
人
孰
好
孰
壞
，
他
總
說
杭
州
人
有
﹁刨
黃
瓜
兒

﹂
的
毛
病
，
我
總
講
上
海
人
聰
明
不
開
明
，
愛
耍

小
聰
明
的
缺
點
，
有
時
候
還
﹁吵
﹂
得
母
親
出
來

打
圓
場
。
但
是
總
是
說
上
海
人
﹁那
能
那
能
﹂
的

父
親
，
也
有
﹁服
貼
﹂
的
地
方
，
那
就
是
在
吃
知

味
觀
小
籠
的
時
候
，
他
總
是
真
誠
地
說
，
這
比
上

海
南
翔
的
小
籠
包
子
要
好
吃
一
些
。
我
還
總
記
得

，
他
帶
我
們
兄
妹
去
吃
小
籠
包
子
，
還
會
反
覆
地

講
一
個
故
事
。
說
是
從
前
，
一
位
客
人
在
知
味
觀

吃
小
籠
，
因
為
汁
滿
味
濃
，
一
口
口
咬
下
去
，
肉

汁
一
次
次
濺
到
了
對
面
一
個
客
人
的
臉
上
。
堂
倌

看
不
下
去
了
，
弄
了
塊
毛
巾
要
被
濺
到
的
這
位
客

人
擦
擦
。
這
位
客
人
笑
笑
說
：
等
會
吧
，
他
的
籠

裡
還
有
三
個
小
籠
呢
！
這
件
事
，
讓
我
記
憶
猶
新

。
我
不
知
道
這
是
不
是
父
親
在
藉
吃
小
籠
這
件
事

，
告
曉
我
們
兄
妹
做
人
要
寬
厚
，
待
人
要
包
容
，

也
要
有
點
幽
默
？
反
正
後
來
我
是
常
常
碎
煩
嘮
叨

講
給
女
兒
聽
的
。

有
時
候
，
我
真
懷
疑
，
這
知
味
觀
的
名
點
名

菜
是
否
也
有
基
因
遺
傳
？
我
對
知
味
觀
的
深
刻
記

憶
，
是
在
學
習
成
績
攀
升
，
一
度
不
再
淘
氣
時
，

父
母
親
給
我
的
最
高
獎
賞
是
：
﹁去
西
湖
邊
，
吃

碗
貓
耳
朵
，
吃
客
小
籠
包
﹂
。
那
時
候
當
我
狼
吞

虎
嚥
般
吃
着
這
兩
樣
名
點
時
，
真
感
到
自
己
是
個

最
幸
福
的
人
兒
。

如
今
的
我
，
基
本
上
已
快
到
了
﹁花
生
仁
有

了
，
而
牙
不
行
了
﹂
的
初
級
階
段
，
而
我
又
是
一

個
喜
歡
花
要
半
開
，
酒
要
微
醉
，
講
究
生
活
品
味

的
人
，
深
深
感
到
美
食
也
是
人
們
生
活
質
量
和
幸

福
指
數
的
一
個
標
誌
。
因
此
，
每
每
請
人
吃
飯
，

或
者
是
別
人
請
我
吃
飯
，
總
愛
挑
選
美
景
美
觀
伺

候
、
美
食
美
酒
具
備
的
酒
店
吃
飯
，
而
味
莊
就
是

我
首
選
之
處
。
味
莊
者
，
知
味
觀
分
店
也
，
開
設

在
楊
公
堤
這
一
﹁絕
勝
長
廊
﹂
上
。

這
家
園
林
式
休
閒
湖
景
餐
廳
，
佔
地
七
十
二

畝
，
依
水
面
積
達
五
百
多
米
，
前
擁
山
水
，
後
挹

湖
光
，
小
橋
流
水
，
曲
徑
通
幽
，
六
幢
風
格
迥
異

，
新
穎
別
致
的
獨
立
式
小
樓
點
綴
於
湖
光
林
蔭
之

間
，
庭
院
蜿
蜒
的
幾
幢
小
樓
，
曲
徑
通
幽
的
幾
座

小
橋
，
片
片
湖
水
，
叢
叢
密
樹
，
烘
托
起
這
家
餐

廳
。
那
景
，
那
水
，
那
美
，
如
歌
、
如
畫
、
如
詩

。
在
這
裡
就
餐
瀏
覽
，
觀
賞
倒
映
於
水
中
的
燦
爛

燈
火
和
玉
宇
瓊
樓
般
的
幻
景
，
無
不
感
到
人
生
之

美
。
座
落
在
楊
公
堤
的
知
味
觀
味
莊
，
是
長
堤
內

斂
的
另
一
番
神
韻
。
而
味
莊
彰
顯
出
的
人
氣
，
顯

然
也
是
與
其
裝
潢
之
秀
氣
、
雅
氣
、
貴
氣
和
大
氣

分
不
開
的
。
味
莊
以
獨
特
的
建
築
風
格
，
絢
麗
的

藝
術
色
彩
，
讓
人
目
光
迷
戀
。

中國在國外的十種稱謂 臣 吉

蔡
元
培
造
假

易
水
寒

感受兵馬俑 徐永清

一
家
三
代

﹁知
味
﹂
情

朱
國
良

沙
漠
奇
迹

聞
名
都
會

楊
照
榕

—
—
拉
斯
維
加
斯
印
象

地面上有一條銅板，上
面鏤刻着年份：1961-1989。

整整二十八年，整整一
代人。生活在對峙、驚恐和
死亡之中。幸運的是，在二
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來到
德國首都、站在這條銅板旁

的時候，那堵一百五十四公里長、三點六米高的柏
林牆已只剩下最後不長的一段，最後一段有意不予
拆除，讓它作為驚世駭俗的紀念碑存留在那裡的殘
垣。

殘牆被粗疏的鐵絲網圍起，以免有人破壞、塗
鴉。世界各地的人們，絡繹不絕地來到這裡觀看、
留影，瀏覽牆側走廊上布置的關於柏林牆歷史的文

字和圖片。不論德語和英語用的都是陰沉、險厄的
詞彙：逃亡、逾越、射殺、死亡。在漫長的冷戰年
代，哪能用得上團結、和睦、友愛、親情這些溫馨
、甜美的詞語？一道長牆，就如一把長刀，把一個
城市切成兩片；就如一道海峽，把一個國家隔為兩
塊。家庭被拆散，親人被分隔，朋友難見面，師生
永別離，多少人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多少祖母和
母親流淌了多少悲傷的眼淚！

很好，很好，今天我們看到的柏林已是一座完
整的、暢通的、不再有人為阻隔的城市。柏林已從
第二次世界大戰廢墟中復活，也已從冷戰的濃重陰
影中走了出來。那城徽上站立的黑熊似乎站得更挺
直了。城內古典的和現代的建築群相得益彰，使它
比其他歐洲城市似乎顯得更有氣魄、更加壯觀。當

柏林愛樂管弦樂團再次演奏《歡樂頌》的時候，柏
林人更能體會 「擁抱起來，億萬人民」的含義，更
願在上帝仁慈的雙翼下結成親密的兄弟姐妹。

在殘存的柏林牆邊，我想起了一位中國詩人。
他已去世十多年了，但他的詩句仍留在我的記憶之
中。那年他來柏林訪問時，那牆還在，那冷戰當未
結束。面對柏林牆，他思緒萬千，浮想聯翩，覺得
這牆再高、再厚、再長也比不上中國的長城， 「它
又怎能阻擋天上的雲彩、風、雨和陽光？又怎能阻
擋流動的風和空氣，飛鳥的翅膀和夜鶯的歌唱？又
怎能阻擋千萬人的比風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
厚的意志，比時間更漫長的願望？」

我很高興，很欣慰、在最後一段柏林牆面前，
默默背誦着艾青的詩歌。

最
後
一
段
牆

陳

安

拉
斯
維
加
斯
一
瞥

（
資
料
圖
片
）


